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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异传》中的主题思想与曹丕文章的价值观念是相背离的，但却和他崇尚文章奇异美的审美功能

相暗合。正因为曹丕思想通达又好奇异之美，所以有些奇美的文字和故事可不受文章为政教服务思想的

束缚，有其独立艺术审美娱乐价值。因此，讲故事者在追求故事的奇异效果时，积极运用文学手段进行

形象描摹或虚构，使得故事情节婉曲离奇、形象栩栩如生，达到让人信以为真的艺术效果。为唐人有意

为小说开了先河，也为文学自觉提供了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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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异传》，序鬼物奇怪之事。裴松之 《三国

志注》、郦道元 《水经注》注引，不题作者。魏征

等 《隋书·经籍志》、郑樵 《通志·艺文略》、李

贤注 《后汉书·光武帝纪》、虞世南 《北堂书钞》、

徐坚 《初学记》等或录或引，题魏文帝撰，王应

麟 《玉海》、马端临 《文献通考》侯康 《补三国艺

文志》等认同。刘籧 《旧唐书·经籍志》、欧阳修

《新唐书·艺文志》亦著录，题张华撰，王钦若

《册府元龟》、丁国钧 《补晋书艺文志》等认同。

鲁迅认为 “则为魏晋人作无疑也”［１］２９，清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考证》谓 “张华续文帝书，而后人合

之”［２］，李剑国认为姚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３］２９０。

鲁迅 《古小说钩沉》于诸书中辑录佚文五十条，

李剑国检核出其中九条出于魏文帝曹丕之后。综观

《列异传》中除却发生于曹丕身后故事的那些佚文

所反映出的主题思想，多与曹丕的政治、生命思想

观念及文章价值观念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冲突。但

《列异传》的奇异阅读效果，又与曹丕追求文章奇

丽美的价值观念暗合。下面就试解析这一矛盾统一

体，以期人们对此有一个更为圆融的认识。



一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曹丕的文章价值观念。曹

丕认为文章的价值功能大要有二：一是能经国理

政；二是使声名不朽。其 《典论·论文》云：“盖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

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无穷。是

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

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４］７２０可

见，“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是

曹丕最为主要的文章价值功能观念。他不仅在理论

上总结了这一文章价值功能特性，并以此作为他创

作文章的践行准则。其在 《与王朗书》中云：“生

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

朽。其次莫若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

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 《典论》、诗赋，盖

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讲论大义，侃侃无

倦。”［５］１０９０其 《典论·自序》亦云： “所著书论诗

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及

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５］１０９７从这两段话

中我们可以看出，曹丕创作书论诗赋的目的是为了

使自己声名不朽。他认定人不能全其寿，只有立德

扬名，可以不朽。但立德扬名，乃圣人行也，作为

常人只可制作篇籍———书论辞赋等付诸后之良史使

声名不朽。

尽管曹丕所说 “文章”所含甚广，包括奏议、

书论、铭诔、辞赋等等，但在这些文体类型中，他

也是有所偏重的。正如王齐洲先生所说：“曹丕所

说 ‘文章’虽然包括一切见诸文字著述的篇籍，

但主要是指能 ‘成一家之言’的理论著作和历史

著作，因为它们有利于 ‘经国之大业’，能够为政

教服务。”［６］的确如此，曹丕所说的 “文章”主要

是指能够为政教服务或成一家之言的文字著述。曹

丕认为，古今作者能够做到制作文章既能为政教服

务，又能成一家之言的唯有汉之贾谊。其 《典论

·论文》云： “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

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比喻，其意周旋，绰有

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余观贾谊

《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

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５］１０９８

可见，对于文法技巧与文意教用，曹丕是明显注重

后者的。这充分显示了他的 “文章经国大业”的

价值功用观念。他还曾对孔融、王粲、应
'

等未能

制作 “成一家之言”的论体文章深表遗憾，而对

徐干著 《中论》深表赞赏。其 《典论·论文》云：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

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 《论》，成一家言。”［４］７２０其

《与吴质书》亦云：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

鲜皆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

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 《中论》

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文典雅，足传于后，此

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

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仲宣独自善于辞

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４］５９１由上可见，曹丕

的确是崇尚有经国理政之用、能通古今之制义、成

一家之言的文章的。即为政教服务并能使声名不朽

是他的文章功能与价值观念。曹丕对政论的偏重，

正充分体现出了他的文章价值观念。

当然，文章除了 “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两

大价值功能外，文章还具有动人心性、悦人耳目的

功效。恐怕这是曹丕不得不承认的，我们也不能受

其大倡文章之政教功用蒙蔽而随意忽略。其实，作

为文人的曹丕，在其书论中经常提到了在文章创作

与阅读中所受到的美的体验和乐的愉悦。其 《与

朝歌令吴质书》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

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高谈娱心，哀筝

顺耳。”［４］５９０曹丕从中讲述了他和文人们在南皮的那

段快乐日子，包括讲经之乐、论文之乐、竞技之

乐、游玩之乐等等。其中可以看出，他流露出的从

创作文章和阅读文章中享受到的快乐。他在 《与

吴质书》再次提到了这快乐享受：“昔日游处，行

则同舆，止则同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

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

忽然不自知乐也。”［４］５９１这可看作曹丕创作文章的体

验之乐。另有文字可表达他在阅读欣赏文章中所享

受到的快乐，如其在 《与吴质书》中云：“孔璋章

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

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

也。”［４］５９１在这里曹丕并没有从诸子文章的功用价值

去评价，而是从他们文章的美学效果去体验、去褒

贬，并从中得以愉悦享乐。所以，他曾在与吴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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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中问吴质：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造述

不？”［４］５９２此亦可揭示其对 “造述”即文章之娱乐

功能的认识。

因此，曹丕在注重文章的实用效果的同时也非

常注重文章尤其是诗赋类文章的形式美。其 《典

论·论文》云：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４］７２０对诗赋创作

提出了 “丽”的要求。尽管他认为诗赋应该 “作

者不虚其辞” “受者必当其实”，如其在 《答卞兰

教》中云：“赋者，言事类之因附也；颂者，美盛

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

实。”［５］１０８６虽言过其实，却并不影响文丽之美。如

其 《繁钦集序》云：“钦笺还与余，盛叹之。虽过

其实，其文甚丽。”［５］１０９１可见，文章内容是否真实，

并不决定文章的形式华美，也就是说文章的形式美

是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的。正是曹丕对文章形式美

的独立艺术价值的认可，并应用于其创作实践中，

所以引起了大批文人的追随效仿。吴质在 《答魏

太子笺》中说曹丕 “詀藻下笔，鸾龙之文奋

矣”［４］５６６，可见其文彩非凡。卞兰在 《赞述太子

赋》中亦说曹丕的 《典论》及诸赋颂 “逸句烂然，

沈思 泉 涌，华 藻 云 浮，听 之 忘 味，奉 读 无

倦”［５］１２２３。可见，曹丕对文章的形式美是有意识追

求的，并显现出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因此追随者颇

多，沈约在 《臧寿传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自魏

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７］如

果沈约所说属实，则曹丕对文章创作追求的走向影

响非浅。具体到诗歌上，钟嵘说 “晋中散嵇康，

颇似魏文”［８］５５；“侍中应璩，祖袭魏文”［８］５９。

总之，我们是想说明，曹丕的文章价值功能观

念不是单一的、僵化的，其既注重文章为政教服务

的功能价值，也不忽视其自身所应具有的美的形式

而给人们带来的审美愉悦的艺术价值。这从而也反

映了曹丕通达的思想。晋人傅玄说： “魏文慕通

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

论盈于朝野。”［５］１７２１傅玄从政教利弊的角度对曹丕

的通达加以批判，但我们却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

到，这种通达思想为各类言论及文章提供了一个存

在生长的宽松环境。

二

我们再来看看 《列异传》中所体现出的思想

观念与曹丕文章价值观念的冲突。先看看 《列异

传》的主题思想与曹丕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

之盛事”的文章价值观念及个人的认识观念相背

离、相抵牾的地方。

首先，《列异传》中所载淫祀、复仇之风习与

曹丕的治国理念甚是相左。《列异传》中记载民间

神怪之祠甚夥，如南阳雉县陈宝祠、武都故道县怒

特祠、河东度索君庙、庐江庐君祠、豫宁石侯祠等

等，可见当时淫祀之盛。且这些神怪之祠多有灵

应，其中蕴含着敬则有福不敬则有灾的思想。如

“陈宝祠”云：“得雄者王，得雌者霸。”［９］８１后秦穆

公得其雌，而雄飞南阳，故应验为秦穆公称霸而南

阳刘秀为王。“石侯祠”云：“豫宁女子戴氏久病，

出见小石曰：‘尔有神，能差我疾者，当事汝。’夜梦

人告之：‘吾将汝。’后渐差，遂为立祠。”［９］８９上

面两则是事神得福的例子，下面这条则是不敬神怪

则遭灾的例子：“田伯为庐江太守，移郡淫鬼，命

尽到府，一月不自来见，当坏祠，唯庐君往见，自

称县民，与府君约，刻百日当迁大都，愿见过。后

如期果为沛相公，不过于祠，常见庐君，月余病

死。”［９］８１看来，这也是当时淫祀之风盛行的一个重

要原因了。但魏文帝曹丕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宣

扬先王礼制、统一思想，下诏禁止淫祀。其 《禁

设非礼之祭诏》云： “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

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

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

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

令典。”［１０］７２ 《列异传》中记载的 “三王冢”故事，

较为强烈地反映出了当时的复仇风习。正如李剑国

先生所说：“三王冢故事表现了被压迫人民对于残

暴统治者强烈的复仇精神和见义勇为的自我牺牲精

神，故能在群众中世世相传。”［３］２９２儒家甚至把复仇

精神纳入礼的范畴，《礼记·曲礼上》云：“父之

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

不同国。”［１１］因此，有许多史书把复仇行为作为孝

义之举而载入史书 《孝义传》中。看来，这种复

仇精神是当时人们崇尚和提倡的。但这种复仇行为

却有损于社会的稳定，影响人口的生息。因此，曹

丕作为一个统治者，下诏严禁之。其 《禁复仇诏》

云：“丧乱以来，兵革纵横，天下之人，多相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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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昔田横杀郦商之兄，张步害伏湛之子。汉氏二

祖下诏，使不得相仇。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

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则锋刃之余。当相亲爱，养

老长幼。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敢

有私复仇者，皆族之。”［１０］７０可见，《列异传》所载

民间祀祠蕴含的主题思想，以及 “三王冢”所反

映出的复仇精神，与魏文帝曹丕治国的政治理念存

在着极大的矛盾冲突性。

其次，《列异传》中记载的神仙方术、异物怪

奇之故事亦曹丕的生命与自然认知观念相乖。《列

异传》记载有鲁少千得仙人符而除妖、寿光侯劾

百鬼众魅、费长房降妖使神且能缩地脉、汤蕤得素

书一卷而知遣劾百鬼之法、王方平遗陈节方防鬼之

刀等异人道术故事。这些异人道术实质是一种神仙

方术观念，曹丕也是不相信的。对于方术，曹丕

《典论》曾有专章论之。曹丕 《典论·论方术》

云：“颖川郗俭能辟谷，饵茯苓；甘陵甘始，亦善

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

吏。初俭之至，市茯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

覃，学其辟谷，餐茯苓，饮寒水。水寒中，泄痢，

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

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

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

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

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术，自以当仙。济

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

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

荣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刘向惑于

《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

唯一人哉！”［５］１０９５ 《列异传》亦载有一些凡人成神

仙事，如汉末蒋子文 “自谓骨青，死当为神”［９］８５，

蔡经与神交而蛇蜕成仙，老子西游等。这种凡人成

神仙的思想也和曹丕所持的生命观念相矛盾的。曹

丕 《折杨柳行》云： “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

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

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１２］３９４ 《芙蓉池作》

亦云：“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

保己终百年。”［１２］４００人不可成仙的思想与其父曹操

是一致的。曹操 《善哉行》云：“痛哉世人，见欺

神仙。”［１２］３５３既然曹氏父子认为人不可能成神仙，

则人也不可超越生死。正如曹丕所言：“夫生之必

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

免。”［５］１０９５那么，《列异传》中所记载的死人通灵活

人、死而复生等故事，如鲜于冀鬼魂入府、苏娥魂

告龚寿、营陵道人使人与死人相见、丁伯昭家客死

后感恩、陈留史均死而复生等，其中蕴含的生死无

限的思想与曹丕的生死观念亦是不合的。曹丕曾说

“然人形性，同于庶类。劳则早毙，逸则晚

死”［５］１０９５，又说 “逝者莫反，潜者莫形，足以觉

矣”［５］１０９５。足见曹丕认为人是生必有死，且生死之

限是不可逾越的。

还有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后

老子果乘青牛而过的故事，似是道教徒宣扬对老子

的一种崇拜。对于孔、老，曹丕是扬孔而抑老的。

其 《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云：“告豫州刺

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

成否？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

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

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

视，而楼屋倾颓，倘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

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

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５］１０８２在此敕文中，

曹丕把老子当作一个活生生的贤人而非神化的道教

主，所以嗤笑汉桓帝不师圣法，以嬖臣而事老子，

并告戒小人不得以神祷祝老子。《列异传》中还记

载有一个关于 “火浣布”的传闻故事，即吴选曹

令史长沙刘卓病荒时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并

告诉他火烧便洁的故事。其实，曹丕是不相信人间

真的有火浣布的。他曾说：“天下无切玉之刀，火

浣之布。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火尚能铄石销

金，何为不烧其布？”［５］１０９９我们无须追究人间到底

有没有火浣布，只要知道在曹丕的心目中人间没有

火浣布即可。也就是说，《列异传》中记载的这些

故事所反映出的主题思想与曹丕的理政思想及个人

认知观念是相矛盾、相冲突的。

三

从 《列异传》中所映出的主题思想与曹丕文

章 “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文章价值观念存在

极大矛盾来看，《列异传》似乎不能进入曹丕文章

观念的范畴。也许曹丕的确就没有把 《列异传》

中所记载的奇闻异事当作文章来看待。首先，它不

６２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仅无益于经国大业，却还与国策冲突；其次，亦非

不朽盛事，曹丕认为能使声名不朽的文章是能成一

家之言的个人论著；再次，文章观念主要源于儒

家，而儒家又不语 “怪力乱神”，因而也与传统的

文章观念不符。既然如此，曹丕为何又要编撰

《列异传》呢？很大可能就是源于满足其好奇心的

需要，从而又能从中得到乐与美的享受。这一点又

与曹丕很是欣赏文章华丽美的思想相合，也就是

说，《列异传》符合曹丕崇尚奇丽文章具有娱乐功

能予人以美乐享受的文章价值观念。

曹丕很好奇，奇人奇物奇事确也给曹丕带来不

少快乐和美的享受。如其 《答繁钦书》中云：“披

书欢笑，不能自胜。奇才妙伎，何其善也。”［５］１０８８

繁钦向他推荐了一个 “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的

声妓薛访车子，繁钦在与曹丕的笺中大夸薛访车子

之能，后曹丕发现言过其实，尽管如此但还是给曹

丕带来了无限乐趣，所以曹丕 “披书欢笑，不能

自胜”。而且曹丕还在这封书信中向繁钦介绍了一

个能歌善舞、超于薛访车子的歌女孙琐，不仅

“厥状甚美”，而且其歌舞能让 “众倡腾游，群宾

失席”［５］１０８８。这是奇人和奇伎给曹丕带来的欢乐和

美的享受。当然，曹丕对于奇人奇伎并非只是一味

笑乐，亦有理性辨别。其 《典论·论方术》云：

“颖川?俭能辟谷，饵茯苓；甘陵甘始，亦善行

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

吏。……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茯苓，饮寒

水。水寒中，泄痢，殆至殒命。……军谋祭酒弘农

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北海王

和平亦好道术，自以为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

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５］１０９５从这段

记述可见，曹丕对这些奇人的异术难以实证而给予

理性批判，但这种理性批判并非泯灭了他的好奇

心，而是以他通达的思想得其乐而辨其虚。

还有奇物同样可以给他带来欢快和美的享受。

曹丕可谓是一个博物家，对异物存在极大兴趣。对

许多异物曹丕曾以赋美之，如其赞美异物的赋作有

《玛瑙勒赋》《车渠鰕赋》 《迷迭香赋》 《玉赋》

等等。他对相似易淆乱的异物进行辑录并加以辨

别，如其 《诸物相似乱者》云： “武夫怪石似美

玉。蛇床乱蘼芜，荠絇乱人参，杜衡乱细辛。雌黄

似石榴黄。鳊鱼相乱以有大小相异。敌休乱门冬，

百步似门冬。房葵似狼毒，钩吻堇与荇华相似

……”［５］１０９９通过对诸物的辨说，可见其学识之博，

知物之深。同时也显示出对奇异之物的浓厚兴趣。

他不仅对异物兴趣浓厚，且对有些异物是抱着一种

近乎神圣的态度去求知。其 《与钟繇谢玉书》

云： “近日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闻之惊

喜，笑与?会。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是以令舍

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５］１０８８听说钟繇

有美便 “闻之惊喜，笑与?会”，足见其好异之

强烈心理，亦充分显示亲睹异物可使之无比欢快。

再看看他见到这块美的情状：“宝初至，捧匣

跪发，五内震骇。绳穷匣开，烂然满目。猥以蒙鄙

之姿，得睹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不损连城之

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而无蔺生诡夺之诳。嘉贶

益腆，敢 不 钦 承！谨 奉 赋 一 篇，以 赞 扬 丽

质。”［５］１０８８我们不论此玉本身有多美，但看曹丕

对待这块美玉的态度近乎神圣——— “捧匣跪发”。

初见美便让他 “五内震骇”，可见他对待这块美

玉不仅有如饥若渴的审美期待，而且也得到了

“五内震骇”的审美享受。

既然曹丕对奇人奇物极度好奇，那么对像

《列异传》中所记载的这些怪异之事也产生浓厚兴

趣，便不足为怪了。陈寿 《三国志》说曹丕 “博

闻强识，才艺兼该”［１０］７６。《三国志》注引 《魏书》

亦说曹丕 “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

书”［１０］４８，葛洪 《抱朴子·论仙》云 “魏文帝穷览

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１３］。曹丕自己也说

“少诵 《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

《史》、《汉》诸子百家之言”［１０］７７。逍遥乎百家之

言，便为曹丕对于怪异之事提供了喜好的心理准备

和通达的鉴识素养。如果 《列异传》是曹丕出于

好奇和鉴识的目的而辑录，则其很可能不把它纳入

文章观念范畴，其所最为关注的应是故事的怪异性

给读者带来的奇异娱乐效果。那么，这些编故事的

人便不会过多地去考虑故事是否符合正统的教化思

想，而是更好地把故事做得精致，达到幻而似真的

效果。也就是说，十分讲究编故事的艺术技巧，达

到使读者惊异而又信服的效果，使读者能够从中得

到愉悦和享乐。我们通过对 《列异传》的阅读，

可发现其中有明显做作的痕迹，如 “宗定伯捉鬼”

条，记叙年少的宗定伯夜行逢鬼，凭借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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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勇敢捉鬼并卖鬼于宛市的故事。宗定伯以自己是

新死之鬼来骗取老鬼的信任，尽管老鬼多次怀疑宗

定伯非鬼，但宗定伯都以此为借口骗之。其实，这

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乖谬，老鬼是从新鬼而来，难

道老鬼能不知道为新鬼时的状况吗？从逻辑上讲，

老鬼可骗新鬼，老鬼岂能为新鬼所骗！还有 “谈

生”条，既然睢阳王女不能以火相照，其魂魄夜

半与谈生相会，如果没有灯火之光，谈生又怎样看

出其 “年十五六，咨颜服饰，天下无双”的

呢？［９］９０如果有灯火之光，那为何又不畏之呢？这

些明显都带有做作的痕迹。只求故事之奇，用文学

的手段刻画得栩栩如生、以假乱真，让读者的愉悦

情感战胜冷静思维，以达到娱乐的效果。这也正好

符合曹丕好奇异的心理和崇尚文章奇美的艺术效果

给人带来娱乐的文章价值观念。其实，也反映出了

在那个历史上最为苦痛的时代，哪怕片刻的愉悦对

于人们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人们不懈追求各种能

够带来快乐的方式，从奇异故事得到愉悦享受当然

也是其中之一。

总之，《列异传》中所载故事的主题思想与曹

丕文章 “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价值观念是相

背离乃至抵牾的，但却与其崇尚文章的奇异华丽之

美给人带来愉悦享乐的审美功能相暗合。正是因为

曹丕思想通达而又好奇异之美，所以有些奇美的文

字和故事可以不受文章为政教服务思想的束缚，有

其独立艺术审美娱乐价值。因此，讲故事者在追求

故事的奇异效果时，积极运用文学手段进行形象描

摹，使得故事情节婉曲怪奇、形象栩栩如生，达到

让人信以为真的艺术效果。这为唐人有意为小说开

了先河，也为文学自觉提供了营养。当然，对干宝

编撰 《搜神记》除却发明神鬼之不诬的目的外，

以达到游心寓目的娱乐之功效也有着直接影响。确

如鲁迅先生所说：“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

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

远实用而近娱乐矣。”［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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